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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把别人的胚胎放进我前
妻的身体里，她怀胎十月生下

孩子，结果多年后发现我们跟孩子没有
血缘关系。”2月17日，60岁的陈冬（化
名）仍然在为孩子的事奔走。

2011年，陈冬与前妻王蕾（化名）因
婚后不育，王蕾就在安徽医科大学第一
附属医院生殖医学中心做了试管婴儿手
术，次年生下儿子小轩（化名）。2020年，
他们才发现小轩与他俩并无血缘关系。

“医院的一个错误，搞得谁是谁的
儿子、谁是谁的老子都乱套了。”陈冬
说，法院一审判定医院存在医疗过错，
承担全部赔偿责任，赔偿64万元。

“赔偿对我没有意义。”陈冬希望找
到小轩的生物学父母，并确认自己是否
有孩子在世。对于陈冬的诉求，2月17
日，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生殖医
学中心回应，无法查清孩子的亲生父母，
无法知晓陈冬与王蕾的胚胎去了哪里，
并称人生要豁达，没必要计较是否亲生。

试管婴儿出生8年后
才发现医院放错胚胎
安徽省卫健委：相关事件正在调查，结果将适时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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抚养8年
发现孩子没血缘关系

2020年，陈冬将儿子小轩从前妻王
蕾（化名）处接到身边。因为疫情无法
外出，父子俩终日相对时，陈冬越看越
觉得儿子与自己和前妻都不太像。

此前，陈冬和第一任妻子生了一个
女儿，目前因病生活无法自理。“我想再
要个孩子，百年之后把财产留给老二，
让他照顾姐姐后半辈子。”陈冬说。

小轩的出生过程，对当年40岁的王
蕾来说很不容易。“先后做了三次手术，
反复打针、吃药，经受了痛苦的取卵过
程和妊娠过程。”王蕾回忆，在她怀孕期
间，医生提醒坚持生育可能有瘫痪风
险，但她还是选择把孩子生了下来。

2018年，陈冬与王蕾因性格问题离
婚，小轩由王蕾抚养，节假日则会回到
陈冬身边。

“孩子四五岁时我就感觉不像，但
又想是我俩的胚胎做出来的，怎么可能
不是我们的孩子？”2020年疫情期间，陈
冬的好奇战胜了理性，他偷偷采集了孩
子的足底血样送检。结果显示，孩子与
他无血缘关系。之后，陈冬与王蕾一同
带着小轩到鉴定机构检测，发现孩子与
他俩都无血缘关系。

“最初以为生产时在医院抱错了，
结果发现不是他们的问题，是胚胎放错
了。别人的胚胎放进了我的前妻身体
里，我们的胚胎不知道放到谁身体里
了。”陈冬说，抚养8年后才发现孩子没
有血缘关系，他感觉天都要塌了，生活
变得没有意义。

固定证据之后，陈冬与王蕾对安徽
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提起了诉讼。

法院判决
医院存在医疗过错负全责

从知道真相那一刻开始，陈冬就陷
入一种痛苦的状态，无法把全部的爱给
孩子，同时也无法忽视11年的父子情。

“我又不能说这件事，孩子太小了，怕伤
害到他。”陈冬说。

陈冬不敢对任何人讲这件事，他的
母亲在弥留之际还拉着小轩的手喃喃
叮嘱，一旁的陈冬心情复杂——他觉得
对不起父母，“每天给父母上香，都是抱
着求原谅的心情。”

诉讼期间，法院委托司法鉴定机构

对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是否存
在医疗过错”“过错与后果是否存在因
果关系”进行鉴定。

鉴定报告称，根据现有材料，小轩
在生产过程中抱错的可能性极低；安徽
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在胚胎冻存中
存在编号重复、胚胎解冻记录不完善、
未能体现核对过程等问题，存在医疗过
错，该过错与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无法
明确，但相互之间有高度盖然性。

2022年11月，法院一审判定安徽
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诊疗、护理过
程均存在过错，根据过错情况分析，结
合日常生活经验，高度盖然性推定医
疗过错与实际后果存在因果关系；安
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对陈冬、王
蕾主张的损害后果承担100%的赔偿
责任，赔偿各项损失64万元。

陈冬表示，“赔偿对我没有意义，我
已经60岁了，错过了生育期。如果我的
孩子在世，两家人可以相互知情、互不
打扰，等孩子成年后再告诉他们。以后
两个孩子万一发生意外情况，需要亲属
捐赠骨髓，我们可以有备无患。”

王蕾表示，孩子是自己十月怀胎生
下的，无论情况如何，她和陈冬对孩子的
态度不会改变，“他就是我的亲生孩子”。

医院回应
没必要计较是否亲生

一审之后，陈冬要求安徽医科大学
第一附属医院查清楚小轩的亲生父母
是谁？自己的胚胎去了哪里？是否有
他的孩子在世？

2月17日，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
院生殖医学中心主任魏某对陈冬进行了
当面回复。魏某认为，孩子实际是由陈冬
和王蕾抚养长大，没必要计较是否亲生，

“人生就这几十年，到最后就都豁达了。
很多家庭抱养孩子，人家都很开心的。要
是我有这样一个孩子养这么大了，我会很
高兴的。”

陈冬表示，希望找到小轩的生物学
父母，并确认自己的胚胎是否有孩子在
世，以防万一孩子们病重需要亲属配型
救命。魏某称，已经反复找过，但找不
到，“你说的这是非常罕见的事件。手
术里面的胚胎操作都是两个人签字，所
以你看法院也不敢百分之百说是我们
的错。因为按照操作，它没错。”

陈冬回忆，当年他将精液送到指定
窗口时，发现窗口里没有医护人员，多
个精液取样瓶被随意摆放在窗口。魏
某解释称，陈冬提到的这些管理问题已
经完善起来了，“即使一个人的精子搞
错了，那下一个对象来了，一对就对出
来了，你这个情况一直没对出来。我们
后来把所有的存储罐都调回来检查了，
没有你的胚胎。他们（医生）后来觉得
你的胚胎培养得不好（就没有用）。”

魏某称，会将陈冬的诉求上传给医
院领导，至于赔偿方面只要有法院判
决，“我倒希望判200万给你，即便不是
我们的错，判多少我们也认。”

2月20日上午，华西都市报、封面新
闻记者联系到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

院生殖医学中心，对方表示需要联系医院
医务处回复。医院总机提供了院办和医
务处的电话，但截至发稿一直无人接听。

2月20日下午，安徽省卫健委就此
事回应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称
对相关事件的调查正在进行中，调查结
果将适时发布。

专家观点
后续解决起来很复杂

湖北省某生殖医院教授介绍，根据
国家卫健委规定，所有试管婴儿的追
踪、随访记录应该是完整的，要一直随
访到小孩出生。追查陈冬、王蕾的胚胎
去向，以及小轩的亲生父母，需要通过公
安机关、法院或者其他执法机关去查，普
通人没有权力查看生殖中心的这些保密
资料。“11年前的记录，完不完整不好
说。医疗过错导致相关家庭的伦理问
题，后续解决起来很复杂。”该教授说。

北京大学医学部教授丛亚丽表示，
在试管婴儿手术发展初期，确实有一些
医院管理不规范，会出现陈冬、王蕾这
样的情况。这种情况在法律上规定比
较明确，陈冬、王蕾与小轩就是父子关
系、母子关系，需要抚养他至18岁成
年。“当事人知道孩子不是亲生的，心理
上会有一些波动，如果孩子在未成年之
前知道这件事，可能觉得自己不是亲生
的，对孩子也是一种伤害。”丛亚丽说。

“如果孩子以后生病需要血缘亲属
救他一命，却找不到亲生父母，这种情
况很遗憾。”丛亚丽表示，如果医院知道
孩子生物学父母是谁，是不是应该告诉
孩子，这是学界内讨论的伦理问题，目
前各个国家的规定也各不相同。

针对这种情况，两位专家给出自
己的建议，实际生养形成的感情应该
超越单纯的血缘感情，投入感情和精
力好好培养这个孩子，比陷在困扰里
更有价值。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石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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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生殖医学中心的宣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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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医学部教授丛
亚丽表示，如果医院知道孩
子生物学父母是谁，是不是
应该告诉孩子，这是学界内
讨论的伦理问题，目前各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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